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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用户非常态使用行为分析
社交网络用户的三种非常态使用行为
社交网络的便捷并未带来交往圈的无限扩大和内容的无限
公开。在常规的发布内容和互动评论行为之外，一些非常态的
使用行为——删除发布内容、屏蔽特定人物、使用大小号反映
出人们试图对信息内容和发布对象进行一定的限制，将交往控
制在有限的程度。
“删除发布内容”是指社交网络使用者对过去发布的某条
内容进行删除的行为。在纵向时间上，人们的思想会不断变化。
Fushion 网站访问了一些Twitter 用户后指出，“大多数删除者
希望自己的Twitter 账户能反映当下的思想和兴趣”。
“屏蔽特定人物”包括不看他人发布的内容、不让他人看
自己发布的内容和将他人拉入黑名单，完全拒绝与之通信。而
不让他人看自己的内容进一步衍生出一种折中模式——分组可
见，将联系人分组，不同内容开放给不同小组。Bredan Sasso
（2012）发现，如果某个用户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政治观点，
特别是有侵犯性或争议性的政治观点，就容易被其他用户屏蔽。
Santa Clara（2012）的研究发现，70% 的青少年会在社交媒
体上屏蔽他们的父母。
“使用大小号”是指正常使用一个账号的同时，在该社交
网站另注册一个账号作其他用途，后者俗称为“小号”，也即
网络用语中的“马甲”。有网友坦言：“开了个马甲账号，只关
注最重要的事，有什么牢骚发条微博自说自话，倒也非常自
在。”而在横向空间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了多种社会角
色。一项关于社交平台虚拟迁移的研究指出，“随着好友成分
的日益混杂……用户需要同时扮演多种社交互动中的角色……
如果他们始终无法突破在复杂媒介情景中的自我定位和形象管
理困境，其平台撤离的可能性也就显而易见了”。通过申请小号、
建立群组或试用小众平台等方式能区隔出亲密社交空间。这种
情况在国外很少见，国外的研究多是研究用户在不同的社交网
站，比如一个用户同时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开设账户的
情况。
在中国，人们通过这些非常态使用行为，来满足塑造自我
形象和进行社交管理的需求。如果某个社交网络缺乏对这类需
求的考虑，只一味强调地增加用户和信息量，就会造成用户个
人社交管理困境，继而引起用户流失。
社交网络用户三种非常态使用行为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关注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的删除、屏蔽、大小号使用
行为。通过开放式问卷的形式，获取了 68 名大学生对自己或
所了解的他人在这三类行为上的具体表现。以下是我们的初步
发现。　　
（一）删除发布内容
在 68 人中，有 52 人指出了自己或身边的人的删除行为。
删除方式大概可分三类：
1. 因发错而秒删（一般会重发）。如忘配图片、忘面向某
分组等。
2. 因内容特殊而在某个特定时机删除。这些特殊内容大
致有 5种：（1）激动时的吐槽（抱怨）或一时兴起的感慨，这
是被最多提及（29 人）的一类，往往在心情平复后，觉得内
容不合适不理性而删除；（2）内容关于特定人物，而与该人的
关系发生了变化（9 人），如恋人分手、吵架后，删掉以往发
布的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3）内容有争议（4 人），如真实
性有待商榷的信息，引起反响后迫于压力删除；（4）内容透露
了隐私或不希望引起过多关注（4人），“发布自己的事或作品，
因包含一些笑点被多次转发后删除，不希望被广泛传播”；（5）
有工具性目的或有时效性的内容，共有 27 人提到了相关的不
同类型，如工作宣传、求助等内容在问题解决后删除，被迫转
发如转发换福利、点名游戏等内容会在达到要求后迅速删除。
3. 有 8 人提到了定期清理的习惯。定期清理时删除的，
除上述失去时效性的内容外，主要是在回看时与发布时感受不
同的内容（7人）。通常觉得过去想法幼稚或品位较低，用一
句流行语解释：“这一刻冷艳高贵的自己总是讨厌上一秒矫揉
造作的自己。”定期清理还包括一些其它原因：“不想被新的朋
友了解过去”（3人）；强迫症（4人）——有“超过 400 条就
要固定删除”的，也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全部清空”的。
此外，有人提到有时删除是“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有
人提到“关注男神（比较在意的人）之前，会把微博清理一下”，
大概是为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还有人提到“一位女同学心情不
好时就删微博”。
（二）屏蔽特定人物
在 62 人的回答中，有 4人明确指出不会屏蔽，其中提到
了“不认识的直接删掉”和“既然联系必定有一定社会关系或
看得有些顺眼”。由此可推测，无屏蔽行为的人加好友的条件
可能更严格。屏蔽的类型按照回答可分为 3类。 
1. 不看对方发布的内容。分 4种情况：（1）最高提及（34
人）的是发广告和代购信息的人，因为多是认识的好友而不便
删除所以选择屏蔽，仅 2人提到“除非关系特别好、很熟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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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2）有 8人提到刷屏（高频发布）的人，特别是内容
意义不大的，如心灵鸡汤类文章、宣传活动和工作信息等；（3）
一些人笼统地指出会屏蔽观点不合、价值观世界观相悖的人（4
人），或发布不感兴趣的内容的人（4人）。有几种内容容易令
人反感、招致屏蔽：多愁善感和负能量抱怨、太自我和爱炫耀、
总是发自拍、追星刷屏、趣味低级等；（4）还有一些特定身份
的人，如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人、久不联系的人、前男（女）友等。
2. 不让对方看自己发布的内容。其中包括所有内容都不
开放（完全屏蔽）和特定内容不开放给特定人（部分屏蔽），
即“分组可见”。有 2种情况，可概括为“关系太近的和关系
太远的”。（1）共 17 人提到父母、亲戚、长辈和老师，其中大
部分人（12人）对其进行部分屏蔽。对其不可见的内容包括：
吃喝玩乐、情感状态、不愉快的吐槽、“无节操”的调侃、深
夜发布的等。对于屏蔽原因，一些人认为“有代沟无法理解，
会被询问或被批评”,一些人“怕其担心，特别是太晚发布的
和生病之类的内容”；（2）不熟悉的人和陌生人（16 人）。其
中 4人是部分屏蔽，不可见内容包括过于隐私的状态、照片等，
屏蔽原因主要是保护隐私。
3. 将对方拉入黑名单（不与之通信），有 7人提及。包括
说话没有礼貌、发不喜欢的评论的人和僵尸粉等骚扰者。
（三）使用大小号
68 人中，有 42 人指出了自己或身边的人有使用大小号的
行为。根据其描述，我们概括出了四种大小号的使用类型。
1.“公开塑形－私密宣泄”型，是被最广泛认可的一类，
有 25 人的描述大致符合。各类描述说法不一，对最典型的关
键属性进行提取后发现：这类大号比较公开、使用者用其塑造
网络形象、发布多为正面积极的正能量内容，包括日常生活、
新闻热点和社交联络；这类小号比较私密、通常用于宣泄吐槽、
较为真实、发布个人情感、生活心情，4人强调其匿名性、基
本不加熟人，也有人只加极少数、亲近的人。一位受访者指出：
“大号广泛建立社交圈，为了生存、生活、甚至工作需要；小
号更多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安放。现代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
觉得压力巨大，想要发泄、却又觉得不合适在所谓的‘公共场
合’大吼大叫，大部分人就选择建立一个‘秘密小屋’，相当
于是一种灵魂栖息所。”
2.“工作－亲友”型，6人提及。这类使用者的身份或工
作大都涉及使用社交网络，如联络生意、微博营销，极端的例
子如名人，大号主要用于工作联络或发布有助于吸引粉丝的内
容、少有真实生活和想法，因而往往开小号来与亲朋好友交往，
内容较贴近生活和内心真实心情。
3.“生活－兴趣”型，4人提及。这类人有较为热衷甚至
狂热的兴趣追求，极端的例子如追星族。其中一个号作常规使
用，进行日常社交。另一个号为兴趣号，结识兴趣相同之人、
讨论相关话题，如动漫。由于其使用频繁容易造成刷屏，如用
常规号，会造成朋友厌烦。尤其是追星族“可能被同学定义为
脑残”或“给明星招黑”。一位受访者指出：“大号加亲友，发
布的内容与现实生活密切；小号为兴趣号，关注转发喜欢的东
西，如动漫、追星等。追星族通常会用小号追星，因为追星号
会大量转发与明星有关的内容，易刷屏因其他人反感，所以为
了不给喜欢的明星招黑，理智的粉丝往往会用小号。”
4. 工具性使用，11 人提及。大号正常使用，同时创建小
号作为特定工具，包括：匿名骂人、被迫发一些东西如转发抽
奖、“关注想关注的人”等。
结  语
人的想法、人际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特定删除和定期清
理分别体现了人们对某时刻和某阶段改变的反思。这些改变虽
不必须通过删除行为才能发生，但它类似一种仪式，加深了人
们对改变的认可，因而在不少人身上发生；屏蔽和使用大小号
是内在相似的，这种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信息分层和受众分层。
“不看他人的内容”类似用小号去关注特定人群，是一种 less 
is more 的理念，我们需要的信息其实有限，但在生活中又无
法摆脱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不让他人看自己的内容”类似
用小号去发布特定信息，或不希望隐私被不相干的人窥看，或
不希望无关信息打扰到他人。删除、屏蔽和使用大小号行为，
正是对交往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分层现象所带来的社交管理问题
的调解。
对于社交软件来说，相对于单纯鼓励用户发布内容和建立
联系，如能给予用户清理历史、管理不同社交圈的帮助，又何
尝不是另一种鼓励用户更勇于发布内容和建立联系的方式？
社交网络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将真实世界的关系或多或
少地搬到了网络中，于是真实社交中存在的种种困境也随之在
其中上演。技术模拟人性，并帮助人到达徒手无法到达的境地。
但社交软件再仿真，还是不能如人心灵动。而不断涌现的将用
户从旧平台带走的新应用，必是在对人性的理解上更深一步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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